
现在法律上我还不是孩子的监护人。目前非必要情况不会选择去结婚，除非一定要证明孩子是

我的，或是创业稳定期后我可能会选择结婚。

我和伴侣是 2014 年下半年在广州认识的。

我的伴侣在 2017 年初给家人看了我和她的结婚照。她妈妈接受很快，她爸爸看到照片之后消

化了好几天才接受。

2017 年 6 月我们在邮轮上举办了结婚仪式。当时虽然没有领证，但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在

超哥的故事

伙伴和家长见证下完成了仪式，这对我们两人来说就相当于是结婚了，自此我和伴侣的两个家

庭也有了更多的联系。

我是超哥，1988 年出生，潮汕人在广州生活，我的自我认同是女跨男。我的伴侣 1994 年出

生，自我认同是双性恋顺性别女性，她没有定义一定要找某个性别，只是喜欢这个人本身，她

也是潮汕人。

我一直有变性的想法

我从小到大都是男孩子打扮，不喜欢穿裙子，只喜欢玩足球，篮球，变形金刚，四驱车。我的

自我认同是一个男孩子，青春期的时候就和家人出柜了，家人没有感到意外。

其实在青春期的时候，我一直有变性的想法。但是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不像以前一个人想做

什么就做什么，如果做手术或长期使用激素，可能对身体有不良影响。所以没有做手术。

2023 年 5 月终于我的身份证性别变更成了男性，前后花了半年多时间。目前两个孩子的户口

都在我的爱人户口上面，属于单亲。

我现在还没有拿结婚证。我在创业期，担心有破产风险，万一产生了债务不想连累我的伴侣。



有孩子后我和对象吵架变多了

生孩子前我和对象很少有争吵。生了孩子后我和对象吵架变多了，会因为鸡毛蒜皮的事而争

吵。孩子出生后，我要承担的责任变大了，工作压力也大，回到家就容易有情绪。

刚开始我很受不了小孩哭闹，特别是有两个孩子，那是 2 倍的吵闹。我那段时间简直不想回

家，现在孩子三岁半了，懂事了，可以听得懂话了，可以上幼儿园了，算是有了一些喘息的机

会。我觉得身份的变化也有个适应的过程，这个很多家庭都经历过。

老婆会抱怨我太忙没有时间陪她。她希望感受到温暖和爱。但我很难有足够的时间陪她，我更

多的时间在工作赚钱，现在不能和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比。

我老家比较传统

我是潮汕人，也是独生子女，比较传统，想要有自己的下一代，我觉得没办法拍拖一辈子， 

孤独感随着年龄渐长感受更深了。我觉得一个家庭里要有大有小有老有少，就是人生的幸福。

我认识的拉拉伴侣陆陆续续开始生孩子，形成了一种氛围，很多人也不是很有钱，决定生孩子

后就和亲戚朋友把钱凑凑。我想生孩子这件事要做就趁早做吧。

我的对象对传宗接代这件事没有执念，所以我们在到底要谁的孩子上面没有过争执。她对孩子

是否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也不是很看重。

2019 年我们准备要孩子，卵子是我的，老婆怀。那年我老婆 25 岁，我 31 岁。我当时东拼西

凑了 10 多万用来辅助生殖技术，得到一家门诊的支持。

2020 年老婆生产，当时我的核酸码没有出来，不能进医院。老婆一个人进医院，从签字到手

术，回病房全是她一个人。一个小时后生产比较顺利，我们喜得一对龙凤胎。

我和老婆的分工是，我负责赚钱养家，老婆在家带孩子照顾家庭。

那时候我是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2020 年前收入很平稳，  双减政策一来，我从事的培训行业

受到较大影响。紧接着疫情开始，教育行业一落千丈，突然间我就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两

个孩子出生后，我觉得经济压力变大了，人开始焦虑。



上班一个不上班在家照顾孩子。

我认识的拉拉家庭有住在广州天河、越秀、增城的，也有佛山和中山的。有一个住在我小区 

孩子出生 2 个月。我们一般 1-2 个月会聚一次。每次 3-4 个家庭。最大的孩子是今年上二年

级是男孩，也是 A 卵 B 怀，她们搬去长沙生活了。其他的孩子都比较小  刚出生或是在幼儿

园，目前还没有遇到来自外部的挑战。

她们在养育上遇到的挑战，比较常见的是会争执到底跟谁姓，一般是对方家庭在意，自己也不

知道怎么处理，最后一般跟生的人姓。另一类是让谁的父母来带孩子问题上发生分歧。一般是

让卵子提供者的父母来带孩子。

我和爱人在教育理念比较一致。我妈会经常来广州帮忙带孩子  。我们会和我妈妈在日常生活

观念方面有差异，会引起矛盾。例如：是让孩子自己吃还是被人喂，我妈觉得孩子自己吃，吃

的慢吃的少，就想喂。关于孩子吃饭吃多少量由我们定，孩子应该自己吃，不吃就吓唬他们。

目前我们还没有和孩子出柜。现在孩子们对性别还没有特别了解。我们准备 6-7 岁性启蒙的时

候再跟他们说。从多元性别说起，告诉他们家庭有很多形式的组合。

早教和幼儿园我和爱人都去，我们对外的时候没有太多需要在身份上解释的压力。现在幼儿园

的老师很开放，单亲家长也很多，是否要和幼儿园老师出柜在当下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而且

我和爱人就是爸爸妈妈的形象，没有和异性恋家庭有什么不一样。我们现在养孩子属于穷养，

一个月 2 个孩子开销 2000 块不到，在小区里的半公立的幼儿园上学，每个月学费几百块。

常见的矛盾是跟谁姓？

我们在广州认识 10 多对拉拉家庭。经常会在我家聚会。妈妈们在客厅聊天，孩子们在阳台

玩。我们也会去露营、亲子乐园户外的活动场所，和一般小孩是一样的。外面的人也不会表现

出好奇。年龄段从 95 到 85 年居多。80%的伴侣选择 a 卵 b 怀。她们基本都面向自己的家人

出柜了，在社会面出柜的不到一半。这些拉拉要么把孩子给父母带，自己上班。要么就是一个



拉拉家庭遇到挑战一般会在我们这社群求助，大家更愿意跟同类的拉拉家庭沟通寻求解决方

法。目前为止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我们会交流育儿经验，比如用什么牌子尿不湿和奶粉、拉肚

子怎么办等  。现在孩子太小了不会把孩子托付给其他家庭，每个家庭都挺忙的。大家比较会

担心孩子的教育问题，害怕教育不好。特别是一对拉拉养个男孩,  觉得没法引导。

现在我有两个很大的需求。在不结婚的情况下，我如何获得孩子的监护权？另一个是希望有一

套面向性少数养育的孩子教育课程，可以根据已有的教育理论做一些微调，例如在性启蒙等。


